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九尾狐
第八回  飛詩句七字成讖語　怨配偶一旦起淫心

　　卻說維忠正與趨賢商議叫局，忽見外面進來一個鱉腿，向三三說話。三三面容轉色，起身與維忠告辭。維忠問是何事這等驚

慌？三三道：「起說俚！奴剛剛出來格辰光，倪阿姆還蠻好勒浪，故歇勿知哪哼，一歇歇心痛起來，痛得滾來滾去，所以打發人來

叫奴轉去。不過對勿住柳老。」維忠道：「這是你的孝道，我也不便留你，你快些去罷。」三三辭了維忠，又與楊四、黛玉等說了

一聲，匆匆隨著那人到園外上車去了，不提。　　且說楊四見三三已去，問維忠道：「三三的娘可是真的嗎？」維忠道：「三三確

是親生的，不是尋常的討人，所以一聞此信，有這樣的著急呢。」芷泉道：「我聽得三三的家世極好，他父親是一個翰林，風流瀟

灑，最喜宿柳眠花，飲酒叫局。其時三三尚小，無日不帶他出來，所有的曲子都是從小聽會的。後來他父親死了，家道也窮了，被

他娘帶到上海，投親不遇，才做這行生意，也叫出於無奈，說也可憐。」芷泉講到其間，忽聞桂全喚道：「芷翁且慢講話，你的令

可要行下去了。」芷泉道：「我倒一時忘了，此刻該我接令。」就將一杯酒飲盡，念道：

　　誰家玉笛吹殘照。

　　祥甫接令，飲過了令杯，也念道：

　　夜聽松聲漱玉華。

　　用手一數，輪到謙良接令。謙良道：「我肚子裡的才學，四兄都曉得的，那裡有什麼詩句？」祥甫道：「既然沒有詩句，請說

笑話罷，說得好，我代你說一句，不然要罰兩大杯酒的。」謙良道：「笑話有一個在此，不甚大好，請令官要原諒些，我才敢說。

」楊四先接口道：「快說快說，不要裝腔做調了，我保你不吃罰酒，可好嗎？」謙良方才說道：「有一個老人，娶了一個年輕之

婦，晚間上牀同睡，要舉行這件事。那知老人精力已衰，胯下這件東西再也舉不起，被婦人哭鬧不休。忽然想著一個主意，走下牀

來，拿了一片竹片，縛在那件東西上，方才舉了起來，與婦人勉強做了一齣戲。事畢，婦人道：『你今天虧得有了篾片，幫了你的

忙，你應該謝謝這篾片呢！』」說完，眾人笑了一笑。楊四道：「這裡幸而沒有蔑片，不然定要把你打死的。」謙良道：「我不管

蔑片有不有，總算交了卷了。祥甫兄費神代說一句詩罷。」祥甫點點頭，念道：

　　月照波光玉露涼。

　　又排到楊四接令，楊四道：「我與芝翁都是第二次了，莫非祥甫兄要掂我的斤量嗎？」細細想了一想，出了一回神，忽然把檯

子一拍，說聲「有了！」遂念道：

　　鸚鵡螺斟玉瀣香。

　　念畢，指著道卿道：「你去接令罷。」道卿道：「不要性急，你自己的門面杯還沒有吃過呢！你違了令章，該另罰你一大杯。

」楊四道：「是我差了。」就端杯一飲而盡，向道卿照了一照，又道：「如今你好接令了。」道卿道：「你不要催，我不比別人，

一催就要沒有的。」

　　正當思索，見維忠代叫的金賽玉來了，後面跟著一個大姐，姍姍然走至席前，先叫應了維忠，又問：「洛裡格位是關大少？」

維忠就向那邊末席一指，喊道：「關兄，代薦的相好到了，還不起身迎接嗎？」武書一聽，果然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迎接來遲，望

金先生恕罪。」引得眾人拍手大笑。維忠道：「這才比笑話還有趣呢。賽玉，你也該回答他說：『奴家來得鹵莽，還望關大少恕

罪。』這一來，方像戲中的對白了。」賽玉笑道：「柳老瞎三話四，奴是勿會說格。」嘴裡說著，身子就在武書背後坐下，面孔卻

朝著黛玉席上，與眾姊妹點了一點頭，微笑了一笑。黛玉及各校書亦然笑臉相答。維忠見了，便道：「他們又在那裡做眉眼，扮鬼

臉了。」眾人一聽這話，重又笑將起來。吳新寶正與道卿裝水煙，道卿呼了一口，被這句話一笑，嗆得氣都回不轉，面皮漲得緋

紅，好容易止了嗆，說道：「維忠你不要多說了，我險些兒被煙嗆死呢。」維忠道：「你自己要笑，干我甚事？你要怪裝煙不好

的。」新寶道：「柳老咬人，請大家論論看，倒底是啥人勿好介？」維忠道：「我不像你，身上多一張嘴，夜夜要咬人的。」新寶

聽了，立起身來，伸手過去要撕維忠的嘴，幸被道卿拉開，說道：「看我面上，饒了他罷。」新寶方才縮手，坐了下去。楊四道：

「好了好了，鬧了許久，梅兄的詩句可曾想著沒有？」道卿道：「早已想著，被他們一鬧，我又忘懷了。四兄不用性急，待我再想

一想，當即交卷。」道卿等那邊賽玉唱過一隻小曲，然後飲乾令杯，念道：

　　一片冰心在玉壺。

　　士誠接令，遂即飲了一杯，念道：笑倚東窗白玉牀。芸帆聽了道：「又挨著我說了。」把酒飲畢，念道：

　　落梅聲裡玉關心。

　　念畢，向雨泉說道：「要請教雨泉兄了。」雨泉是讀過書、做過詩的，叫他念一句詩並不甚難，故飲了一杯酒，念道：

　　�月梅花破寒玉。
　　雨泉念過之後，芷泉道：「我們�二人都已輪到，這句飛到四兄，即請四兄念一句收令罷。」楊四答應，想了好一回，慢慢的
將酒飲盡道：

　　夢斷涼雲碧玉簫。

　　楊四收令，眾人公賀了一杯，並不留意。惟芷泉聽了這句詩，甚不吉利，好好「碧玉簫」上面加著「夢斷涼雲」四字，就覺得

淒涼異常。況此句極其生僻，並非唐宋時的詩，乃元人薩都剌所作，何以楊四偏偏想得到呢？再者「玉」字的詩句甚多，如「玉人

何處教吹簫」、「月明何處玉人簫」等句，都是眼前極熟的，他倒不說，翻說那極生僻、極不吉利之句，只怕後日分離，應了詩中

讖語。可見芷泉識見高超，暗暗早已料著。且芷泉一雙眸子比風鑒者尤其利害，起初見了黛玉，已知他是個淫賤尤物，今番又因楊

四詩句，決他將來不能終局，但未便與楊四說穿，卻故意的問道：「四兄收令這句詩，甚是生僻，怎麼四兄竟想得到呢？」楊四

道：「我不曉得這句來歷，不過在冊頁上見來的。因此刻一時想不出別句，故將這句說了出來﹔及至說過，又想著好幾句，均是眼

前極熟的，知道他的出處。若芷翁要問我這句，我就要出醜了。」維忠道：「你到且慢講究考據，還是豁幾回拳，爽快爽快罷。」

楊四道：「悉隨尊意。」於是兩邊席上各打了一個通關，大家俱有些醉意。

　　其時金賽玉已轉到趨賢身旁，又唱了幾聲俞調。別的校書，如金文蘭、吳慧珍、范彩霞、呂翠蘭、張小寶、張純卿、王蓮航等

七位先生已散去。還有幾位，除賽玉外，都在黛玉那裡，或與黛玉敘談，問問嫁時情形，或與巧玲等諸姊妹調笑。為因日間轉局尚

少，不妨多坐一回，直到鐘鳴四下，方各向客人告辭，一簇花蝴蝶紛紛去了。芷泉看左紅玉、顧阿南、吳新寶、金賽玉等盡散，也

起身向楊四等眾人作別道：「我館中尚有些事情沒有辦完，對不起，只得失陪了。」說罷，拱一拱手，帶著月舫先去，不須細表。

　　仍說這裡席上，大菜久已上齊，眾人也吃不下了，有的加了一碗飯，有的飯也不吃，就此起身散席。黛玉那邊亦然，各姊妹都

手挽手，到園裡去散步，只是冬天毫無景致，徒然吃兩口西風罷了，故此仍舊回進裡面。等候謙良用過了煙，天色已晚，大眾出園

上車。其中惟楊四、維忠、道卿、祥甫、雨泉、桂全、士誠都是三人一部，以外如芸帆、謙良卻是一人獨坐的，趨賢、武書各坐一

部人力車。一時車如流水，馬似游龍，滔滔滾滾，接接連連，一路甚是熱鬧。直到過了泥城橋，方各分道揚鑣。

　　不言眾人的車兒大半向福州路而去，單說楊四、黛玉回到家中，已是上燈過後。兩人辛苦了一天，覺得疲乏異常，略略吃些稀

飯，就此上牀而睡。一宵已過。楊四終日坐在家裡，並不出外散步，只伴著黛玉說話，一連半月有餘。後來有幾個朋友看他，方到

街上去走走，花叢中頑頑，亦不過應酬而已，從不在外住宿。但楊四尚有五位姬妾，一月之中免不得也要應酬數夜，然黛玉一人獨

僭到二�餘天，終算格外的優待。若別人做了黛玉，自然心悅誠服，感激楊四的深情，斷不肯自尋煩惱，重墜風塵，做出許多醜



事。倘能照這樣一說，則當時僅知有林黛玉，安知有「胡寶玉」之名？既無胡寶玉之名，更何有胡寶玉之事？無其名，無其事，難

道我做書的好捏造他一生穢史，做成這部《九尾狐》，與他上一個徽號嗎？

　　閒話少敘，獨說黛玉嫁到此間，光陰迅速，轉瞬已將三月。在楊四，竭力奉承，無論看戲、遊園、坐馬車、吃大菜，只要黛玉

說得出，立刻就陪著同去，沒有一件不依的，可稱得千依百順，樣樣稱心如意。那知黛玉福分太薄，消受不起，偏要興妖作怪，現

出原形來了。故非惟貪心不足，而且欲壑難填，要楊四夜夜去陪他﹔陪了他還不算數，偏要做這件事。起初楊四討他歡喜，自然勉

力從公，到後來漸漸不支，有時要免戰高懸。因楊四年逾不惑，精力漸衰﹔雖是個雙料的身子，怎經得夜夜斲喪呢？無如黛玉敲精

吸髓，不顧死活。設楊四不肯依他，他就要撒嬌撒癡的吵鬧。所以楊四始而愛他，繼而變作怕他﹔並非怕他的凶狠，實在怕他的纏

擾，翻到別的姬妾房中住宿。黛玉差人去請他，他只推生病不來，倒弄得黛玉無可如何，無非指桑罵槐，把用的大姐、娘姨出氣罷

了。如是者又將三月。楊四雖有時止宿，卻較前疏淡了許多，教黛玉那裡熬得住？況他本性極淫，即使楊四夜夜陪他，尚且不能滿

意，恨不得尋些野食以補楊四之不足。今每月�餘天，令黛玉孤眠獨宿，怎能受此淒涼？不免日日唉聲歎氣。
　　那一天，又聞楊四出外未歸，心中異常煩悶，懊悔自己差了主意，嫁了這無用之徒，反不如做妓時，得以逍遙自在，無拘無

束，人盡可夫。到如今身已從良，未能天天出外，依稀鳥入樊籠，人在牢獄一般。我必須定個主見，尋個機會逃出此間，方稱我

意。不然，永遠在此，不但活活的悶死，而且誤我青春，蹉跎了良辰美景。但此時並無方法，只索罷休。所以黛玉想到其間，又低

聲歎了幾口氣。旁邊有一個大姐，就是贈嫁帶來的阿金，本係黛玉的心腹，曉得黛玉的心事，從旁勸道：「奶奶昏悶裡做啥？悶壞

仔身體倒勿好格。停歇夜裡，倪去看本戲罷！我聽見說，今夜老丹桂里向，有出出色格新戲勒海，奶奶阿高興去佬？」黛玉道：

「勿知啥格新戲，阿有點曉得介？」阿金道：「我單記得著末一齣，叫啥格《翠屏山》，奶奶阿曾看過歇格？」黛玉搖搖頭。要曉

得《翠屏山》這齣戲確是這時候新打出來的，諸公不信，請問幾位老輩，自然知道了。當時黛玉說從未看過，阿金道：「格種新戲

倪終要去見識見識格，省得坐勒屋裡昏悶哉，奶奶道阿對？」黛玉聽了，暗想：「我幾次到丹桂里去，看那黃月山的戲，都是同楊

四一淘去的。我雖有心於他，他卻未必知我。我又礙著楊四，未便與他兜搭，使人暗通線索。今番我獨前往，帶著自己心腹，或能

如我之願，也未可知。」故向阿金說道：「既然看戲去末，下去交代楊升叫俚去定仔包廂，順便喊一部轎車得來。」阿金答應，自

去交代。少停上來回覆，說：「包廂已經定好，馬車要來快哉，請奶奶妝飾好仔，難末好去。」

　　其時鐘敲六下，阿金服侍黛玉把鬢腳刷了一刷，插了一隻珠蝴蝶，又換了一身衣裙，淡妝素抹，別有丰韻。霎時停當，趕緊用

了夜飯，命娘姨看守了房，遂即帶著阿金下樓。走至門前，見馬車早在那裡伺候，阿金攙黛玉上車，雙雙坐定，馬夫就把絲韁拉

動，但聽蹄聲得得，直向丹桂茶園而去。正是：

　　只因慾念一時熾，引起情魔萬丈高。

　　要知看戲之後是否與月山有染，且聽下回細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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